
魏永康的母亲曾学梅

魏永康 （资料图）

魏永康获得的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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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童母亲忏悔录：

17 岁进中科院硕博连读却遭退学

母亲曾代劳他生活上的一切甚至喂饭， 而今忏悔： “是我害了他”

这是一个有关神童和他母亲的故事。

1983

年

6

月， 魏永康出生于湖南省华容

县， 因为母亲曾学梅从小的悉心教育， 从两岁

起， 魏永康就被人称为 “神童”。

他的 “神迹” 有： 两岁掌握

1000

多个汉

字， 四岁基本学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 八岁进

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

13

岁以高分考入湘潭

大学物理系，

17

岁又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 硕博连读。

但像古时 “伤仲永” 一样， 神童魏永康并

没有在长大后依旧延续神奇 。

2003

年

7

月 ，

已经读了

3

年研究生的魏永康， 连硕士学位都

没拿到， 就被学校劝退了。

从此， “神童” 魏永康和母亲曾学梅， 就

陷入了命运的 “漩涡” 之中。

“神童” 儿子

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

1

岁

3

个月大的魏

永康写下了七八十个不同的字。

1984

年

12

月， 湖南的天气愈发寒冷， 华

容县下起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

为了带孩子，

31

岁的曾学梅把

1

岁

6

个

月大的魏永康 ， 带到自己的单位饮食公司 ，

“那天特别冷， 饮食公司也基本没什么客人。”

在几乎所有员工都百无聊赖的时候， 他们

发现了曾学梅身边仅有

1

岁多的永康。 “你会

写字吗？” 一个员工逗着还不怎么会走路的魏

永康。 正在地上爬来爬去的魏永康点了点头。

“嘿！ 你写字， 每写一个字， 就给你一粒

花生米。” 说着， 他向永康晃了晃手中的一把

花生米， 顺便给了永康一粒。

尝到又酥又香的花生米后， 魏永康明白

了， 只要写下字， 就能得到花生米， 于是他就

用粉笔趴在地上写了起来。

从最简单的 “人” 字开始， 魏永康为了能

够获得花生米使出浑身解数， 在冰凉的水泥地

板上写下了七八十个不同的字， 也因此， 获得

了七八十粒花生米。

当魏永康已经不会再写其他字后， 大人们

沸腾了起来。这是魏永康最初的“高光”时刻。其

实，曾雪梅在魏永康

1

岁

3

个月时，就开始教他

写字， 到了魏永康两岁时， 他已经能够掌握

1000

多个汉字。 “神童”的称呼就此传开。

“名扬” 全省

1991

年

10

月， 年仅

8

岁的魏永康连跳

几级， 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

“这是他们称呼的， 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叫

过。” 曾学梅说。

尽管如此， 但魏永康的 “神迹” 在偌大的

县城中， 已传得神乎其神， 被越来越多人知

晓。

4

岁时， 他基本学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

后来， 魏永康连小学也只读了二年级和六年

级， 到

1991

年

10

月， 年仅

8

岁的魏永康连跳

几级， 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

也是从

1991

年开始，湖南省内的媒体发现

了这个小县城中的 “神童 ”，并进行了报道 。

“华容神童”进一步升级成了“湖南神童”、“天

才少年 ”。

此前 ， 曾学梅对儿子一直坚持着 “默

默无闻 ” 的低调态度 。 但自从媒体报道之

后 ， 曾雪梅的名字 ， 连远在邵阳的娘家人

都得知了 。

1978

年 恢 复 高 考 时 ， 许 多 家 乡 的 同

学 、 老师都来信 ， 让曾雪梅回去报名参加

高考 ， 但那时 ， 曾学梅已 经结 婚 。 尽 管

放弃高考 ， 她还是坚持每天学习 ， 特别是

在儿子出生之后 ， 她开始用自己的学习方

法影响儿子 。

“墙壁” 教育

在魏永康床边的墙面上， 写着 “睡觉之

前看此墙”。

曾学梅学习时， 喜欢将需要记住的东西

写在墙壁上， 同时， 她还将自己心中的想

法， 编成 “打油诗” 写在墙壁上。

走进魏永康的家中， 除了客厅的墙壁挂

着魏永康父亲魏炳南的遗像， 其他并没有任

何挂饰， 墙壁上大多写着四句的 “打油诗”，

和一些数学公式， 以及一些日语和英语。

墙壁上一人多高的位置， 贴着一张书本

大小的 “名言警句”： 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

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

这句 “名言警句”， 是曾学梅教育儿子

时经常去强调的一点， 只有 “知识” 的学习

才能提高自己的智商。

曾雪梅说， 客厅墙壁上的 “打油诗” 和

日语、 英语， 都是她写下的， 老旧的墙面曾

经写满过了一回， 已被粉刷掉了。

她的 “学习” 方式同样影响到了魏永

康。 在魏永康曾经居住的房间内， 临近床边

的墙面上， 写着 “睡觉之前看此墙”， 下面

则是些需要记住的公式。 以此来强调自己需

要记住的内容。

魏永康在学习方面的天分和智商确实让

人叹为观止。从上中学以后，获得了各类的奖

状和证书，“奥林匹克竞赛化学二等奖、 三等

奖”、“物理学竞赛二等奖”、“（希望杯）全国数

学邀请赛”获奖等等，令他的“神童”之名更加

“名副其实”。

1996

年，

13

岁的魏永康以总分

602

分

考进湘潭大学物理系， 成为当地年纪最小的

少年大学生。

一路 “陪读”

魏永康读高中的时候， 曾学梅还亲自给

他喂饭。 “只有专心读书，将来才会有出息。 ”

从魏永康

8

岁上中学开始， 曾学梅就开

始了她的陪读人生。

1991

年，在中学领导的安排下，曾学梅

在学校附近租了一所小房子。 在“智商”教育

一路凯歌之时，曾学梅对魏永康的“情商”教

育似乎并不怎么看重，甚至完全忽视了。

1994

年，曾学梅从百货公司下岗，这也

让她更加专注地将精力放在了孩子的身上。

除了学习， 家里任何事情曾学梅都不让

魏永康插手， 每天早晨连牙膏都要挤好， 给

儿子洗衣服、 端饭、 洗澡、 洗脸， 甚至为了

让儿子在吃饭的时候不耽误看书， 魏永康读

高中的时候， 曾学梅还亲自给他喂饭。 “只

有专心读书， 将来才会有出息。”

魏永康自己曾说， 小时候妈妈总是把他

关在家里看书， 从不允许他出去玩。 只要有

女生打电话给他， 他妈妈都说他不在家， 担

心分散他的精力。 因此他养成了不爱说话的

习惯， 周围的同学也渐渐疏远了他。

从小学到大学， 魏永康的生活都是曾雪

梅一手包办。 “我心想， 他将来长大离开

我， 人这么聪明， 很快就能学会的， 不晓得

他已经形成习惯， 改不过来了。” 曾雪梅说。

1996

年

9

月 ， 魏永康在妈妈的陪同

下来到湘潭大学 。 曾学梅强烈要求陪读 。

考虑到魏永康年纪确实太小 ， 生活尚不

能自理 ， 学校特地安排曾学梅做勤杂工

补贴家用 ， 还划拨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

房供他们母子无偿使用 。

母亲陪读的生活， 也一直持续到魏永康

大学毕业。

“恨他不死”

她还指着旁边车水马龙的道路， 让儿子去

被车撞死。

2000

年

5

月，

17

岁的魏永康以总分第二的

成绩考进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 成为硕博连

读研究生。曾学梅并没有感到会有什么问题。她

觉得“儿子那么聪明，很快就能学会的”。

但事与愿违， 脱离了母亲的照顾后， 魏永

康 “失控” 了。 他完全无法安排自己的学习和

生活： 热了不知道脱衣服， 大冬天不知道加衣

服， 穿着单衣、 趿着拖鞋就往外跑； 房间不打

扫， 屋子里臭烘烘的， 袜子脏衣服到处乱扔；

他经常一个人窝在寝室里看书， 却忘了还要参

加考试和撰写毕业论文， 为此他有一门功课记

零分， 而没写毕业论文也最终让他失去了继续

攻读博士的机会。

2003

年

7

月， 魏永康连硕士学位都没拿

到， 就被学校劝退了。

“我当时恨不得他死了才好。” 曾学梅说，

当她来到北京的中科院后， 指着中科院的大

楼， 让儿子跳楼， 还指着旁边车水马龙的道

路， 让儿子去被车撞死。 “这么好的条件不争

气， 你去死！”

曾雪梅咬牙切齿地骂， 父亲魏炳南则骂

她： “孩子压力已经那么大了， 你还这么骂

他， 是火上浇油！”

“他都这么不争气了 ，他去死 ！ 我还管

他 ！ ”曾学梅说，自此之后，她和儿子几乎不怎

么交流了 。

“是我的错”

他后面的这一段错都在我， 全部都是我的

错。 我真是太对不起他了。

“我不怪他， 只怪我自己的教育方法太狠

了， 对他也太狠了。” 如今的曾学梅老泪纵横，

她开始后悔的所作所为， 如果当时能够鼓励儿

子， 或者不骂儿子那么狠， 孩子也不会出现更

多的问题。

魏永康离家出走了，最长的一次，整整

39

天，魏永康用了近

500

元钱，跑了

16

个省市，先

后去了杭州、宁波、舟山、上海、郑州、茂名、湛江

等地玩，待到他去玉林玩时，魏永康把剩下的钱

弄丢了，落了个身无分文的境地。

最后， 还是警察将魏永康带回到了曾学梅

的身边。

魏永康的这次出走正是因为挨了母亲的

打， “是我的错， 真的全部是我的错， 他后面

的这一段错都在我， 全部都是我的错。 我真是

太对不起他了。”

曾 学梅 看了 看 客 厅 墙 壁 上 的 英 语 、日

语 ，告诉记者 ，这是她当年自学的 ： “将来他

出国了 ，就可以不用带翻译 ，我都能给他做

翻译了 。 ”

过去的时光却不能倒转， 她和儿子再也不

能像以前一样了。 “我有心结， 他也有， 但千

错万错还是我的错。”

人到暮年

我现在最怕别人问我：“你家永康怎么样了？ ”

今年， 曾学梅已经

63

岁， 丈夫魏炳南也

在

2009

年去世。 而儿子魏永康在经历了几次

求学失败， 已经工作了近四年时间。

每个月， 魏永康会给曾学梅打一个电话，

但谈话的内容却异常简短而且形式化， “怎么

样？” “放心呀！” “保重呀！” 基本上翻来覆

去就是这几句话。

如今， 曾雪梅已经 “百病缠身”， 吃的药

比饭还多， 就是靠吃药过日子。 “脑萎缩、 脑

梗塞、 慢性胃炎、 双肾囊肿、 骨质增生， 从头

到脚都是病。”

由于病情的恶化 ， 她已经很难听清讲话

了， 她也多了一个 “外号” ———聋子。

“我现在最怕别人问我： ‘你家永康怎么

样了？

"

她说， 每当她听到别人这么问她， 她

都会避而不答， 直接找理由离开。

而当下雨天碰到迎面而来的熟人时， 她会

将伞斜着挡住自己， 只因怕人问起儿子魏永康

的近况。

2010

年， 魏永康结婚生子后， 一年里一半

的时间， 她生活在湖南邵阳， 这是她的娘家，

也是儿媳的娘家。

魏永康的人生轨迹

1995

年，

12

岁， 湖南省中学生奥林匹克

化学竞赛三等奖。

1995

年，

12

岁，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岳

阳赛区一等奖。

1995

年，

12

岁， 湖南省中学生奥林匹克

化学竞赛岳阳赛区一等奖。

1999

年，

16

岁， 湘潭大学纪念爱因斯坦

诞辰

120

周年物理知识抢答竞赛二等奖。

从

2003

年， 魏永康被中科院退学后， 始

终都没有找到未来的 “出路”， 之后的求职 、

求学之路则一路坎坷。

2005

年

10

月， 上海一家航天研究机构知

道魏永康的情况后 ， 邀请他去上班 ， 由于

生 活 的 “不 适 应 ” ， 他 辞 去 工 作 ， 此 后 ，

魏永康曾在深圳 、 南京等地工作 ， 在他辗

转求职的过程中 ， 他还曾参加过北京工业

大学生物物理专业的研究生考试 ， 但最后

没有成行 。 目前 ， 魏永康已在一家公司从

事软件开发工作

4

年 。

继续教育

在儿媳 “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的强

烈要求下， 她只能将自己的教育穿插在孙子的

“游戏” 之间。

“我想着把孙女接过来 ，我来教育她 。 ”

曾学梅说 ，孙子现在已经

6

岁 ，孙女也已经

两岁 ，她将生活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孙子 、

孙女身上 。

在孙子、 孙女面前， 曾学梅被禁止提及的

一句话， 就是 “你爸爸在你这个岁数 ， 已经

……” 将孙子、 孙女的童年与儿子的童年作对

比， 是绝对不允许的。

她曾经与儿媳商议 ， 她来教孙子文化知

识， 而儿媳教他生活能力、 做人做事。 但 “实

验” 的效果却并不理想。

曾雪梅不愿意在邵阳当地治病， 怕增加儿

子一家的负担， 所以， 他一直在邵阳与华容之

间奔波， “儿子、 儿媳都不让我回华容， 每次

都是我偷偷回的。”

“每次到儿子家 ， 就看到孙子的玩具又

多了 ， 而之前 教的东西已忘 了一半 。 ” 曾

学梅说 。

在

2000

年魏永康到北京上学后， 曾雪梅

还专门教过一个同事的孩子， 尽管只教了一年

多时间， 但是那个孩子之后也高分考入了全国

重点大学。

但当儿子退学之后， 她也开始反思教育孩

子的方式。

“我曾经写过一本教育孩子的书 ， 还希

望能够在永康毕业的时候发表 ， 当时已经

写了三四万字 。 ” 曾学梅说 ， 在儿 子 退 学

后 ， 她一气之下 ， 将她写的那本书全都撕

了 。

据 《广州日报》


